那人
他大约五十岁吧。脸，黑黑的，带着浓烈的阳光气息；头发有点花白，皱纹从眼角刻下很深的痕迹，也有了些许沧桑。

在乡邻眼中，他是个老实人；在刚刚认识他的人眼中，他是个善良的人——或者说，有时候老实和善良几乎很难得分得清楚。

他喜欢喝酒，喝完酒就疯疯癫癫的唱歌——其实，那歌也只有他自己明白，那调子却是人们大多能听得清楚的——当地的采茶调。那是他又在怀念他那早年夭折的孩子。

歌声苍凉，孤苦……一边唱着，一边总能变戏法似的从口袋里抓出几颗糖来递给围观着他的孩子们。

孩子们并不抗拒他，会嬉笑着从他的手中接过糖来。他一高兴，往往抱着最近的那位小男生，哄着他“叫伯伯，叫伯伯……伯伯给你买好玩的。”眼里充满着慈祥、话语充满着爱意。
他有做泥水的手艺，而且水平很高。因为他活儿做得好，而且不抠价钱，所以方圆30公里内的人们都愿意请他干活。

他干活的时候非常专注、细心，如果那面墙上的泥水工夫有点点小瑕疵，他也从来不放过，往往做完活，他就在新屋子里打量半天，直到看不出哪怕一点瑕疵。

主人往往会说：“刘师傅，可以啦……谢谢啦……”他会怪怪地看人家一眼，仿佛东家是做活儿的，他倒是东家似的：“可以……大哥，这是住人的房子呢，不是狗窝呢！”弄得东家满脸的不自在。

结账的时候，有些小气的东家总是压压价，压点尾款……他也就一笑了之。

有时候，遇上个穷家破户的，他还免费帮人家干活。至于村东头孤老刘大爷的房子啊什么的，他也经常帮忙打点……尽管如此，他却依旧是周边泥水匠中最赚钱的那个，还没有之一！

旁人眼里，有时候他就是有点憨，有点傻……然而，人们谈到他，没有人不从内心佩服的！

